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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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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愤怒反刍指个体沉浸在愤怒情绪中，无意识地回忆起过去的愤怒经历，反复思考愤怒的原因、潜在后果的认

知过程，它影响着个体的攻击行为。研究发现，纵向预测和愤怒反刍实验都能验证愤怒反刍是攻击行为的风

险因素。而影响愤怒反刍和攻击行为关系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领悟社会支持和敌意归因偏向。同时，它们的

关系会也受到风险性和保护性两方面因素的调节，如个体特点、创伤性经历和努力控制等。针对愤怒反刍对

攻击性行为的干预关键在提高个体认知和情绪方面的自我控制力。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改进测量方法，完善不

同类别的愤怒反刍对不同攻击亚类之间的交互研究，以全面系统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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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是指任何直接针对另一个个体造成伤害的行为［1］，它可能导致

直接的身体伤害、心理和行为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攻击性行为的产生既有外部因素，也

有个人认知因素。近年来，有研究从认知角度探索攻击性行为，如在心理虐待与儿童攻击行为关系中，

指导下认知重评起到中介作用［2］；敌意认知不仅在特质愤怒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也能

随着个体冲动性水平的增加而提升对攻击行为的影响［3］。关于攻击认知过程的研究中，研究者越来越

关注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愤怒反刍是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因素［4］。

愤怒反刍（Anger Ruminant）是一种认知风格，指倾向于集中、停留在愤怒的情绪和经历，以及对

其原因和后果进行的持续性思考［5］。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产生有增强作用，因为它维持和增加了

经历挑衅事件后产生的愤怒［6］，一般情况下，在被挑衅事件煽动之后的 10 到 15 分钟，愤怒会消失［7］，

而对该事件的反刍延长了愤怒和攻击性启动的体验，这涉及与攻击相关的情感、认知和生理觉醒［8］，

从而更容易引发攻击性行为。此外，陷入反刍，个体会因有试图停止反刍的对抗行为消耗认知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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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自我控制能力［8］。因此，个体在愤怒反刍时可能没有足够心理资源抑制攻击性行为。

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愤怒反刍是攻击性行为的一种认知机制。深入理解愤怒反刍

与攻击性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有助于了解攻击性行为是如何被愤怒反刍影响的；探究两者关系的影响因

素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两者关系。这些探索都可为进一步的临床干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2  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实证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跨时间的纵向预测研究，这为探究

愤怒反刍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可能性；一类是通过操纵个体的愤怒反刍水平，考察其对攻

击性行为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因果效应。

2.1  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一些纵向研究为愤怒反刍导致攻击性行为提供了初步证据。愤怒反刍会直接导致个体的攻击性行为，

包括对挑衅者的直接攻击、间接攻击或反应性攻击，大学生的愤怒反刍对他们一年后攻击性行为的增加

具有显著预测作用［9］。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结果［10］，代文杰等人发现，愤怒反刍可对不

同性别初中生两年后的关系攻击起到预测作用。这进一步表明愤怒反刍会导致攻击性行为。

对愤怒反刍实验研究验证了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因果效应。与摄入其他饮料的被试相比，饮用

了葡萄糖饮料的大学生的愤怒反刍水平降低，增加的自我调节资源更能抑制攻击性行为［11］。辣椒酱分

配的实验中，在挑衅条件下的愤怒反刍个体分配的辣椒酱量多于未愤怒反刍的［12］。在认知损耗和身体

损耗两种形式的自我损耗中，愤怒反刍组的被试攻击性行为都高于控制组［13］。上述研究均表明，愤怒

反刍是攻击性行为的一种认知机制，会导致个体的攻击性行为，同时也反映出认知是行为反应的基础，

个体在做出攻击性行为的时候会受到内部认知加工偏向的影响。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如王月月等人［14］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愤怒反刍可以正向预测六

个月后他们反应性攻击的增加，但不能预测主动性攻击，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后果在愤怒反刍与主动性攻

击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另一项对进入监管机构 5 个月的男性青少年罪犯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的愤怒

反刍与初始攻击显著相关，但攻击性行为增加最多的个体是具有高特质愤怒和低愤怒反刍的青少年，而

不是高特质愤怒和高愤怒反刍的青少年［15］。但在这些研究中都是对攻击性行为采取整体测量的方法，

忽视了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不同亚型的影响。

2.2  影响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关系的因素

以往研究不仅探讨了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的直接关系，也探讨了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这些因素

包括特质愤怒、创伤性经历和努力控制等。由于这些因素在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关系之间起到不同的

作用，本文分别从风险性和保护性两方面因素进行阐述，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借鉴和启示。

2.2.1  风险性因素

个体特点影响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特质愤怒（Traits of Anger）是一个人格构形，它指的

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愤怒倾向的稳定个体差异［16］。有研究发现，特质愤怒与愤怒反刍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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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特质愤怒更容易导致个体表现出愤怒反刍［17］。特质愤怒可以从几个方面预测愤怒的反刍倾向。

首先，特质愤怒使个体倾向于思考和回忆与愤怒相关的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后果［18］。其次，特质愤怒

可能影响个体寻找和思考与愤怒诱导事件相关的信息，以此解决问题或减少感知差异的可能性［19］。有

研究者对国内五个省份六所大学的 1209 名本科生进行了一项为期一年半的纵向研究，发现特质愤怒导

致人们倾向于在经历攻击性或挑逗性事件后重复回忆和思考先前的愤怒线索，这又增加了攻击性反应的

可能性和频率［16］。也有研究发现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影响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

道德脱离是指个体用来证明行为是错误的认知过程，即他们的道德推理是充分的，但有选择地脱离他们

的行为［20］。个体的道德脱离水平越高，个体的愤怒反刍越可能引发攻击性行为。在网络攻击性行为中，

道德脱离也是积极的预测因子。道德在愤怒反刍和攻击性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而且只发生在高道德推

脱个体之间［21］。这可能是高度道德脱离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通过道德脱离来重建认知，使其看起来对他

人的危害更小或完全无害［22］，这可能导致他们网络欺凌行为的增加。然而，道德脱离度较低的青少年

不会做出违反其内部道德标准的行为。因此，对于较低的道德脱离，愤怒反刍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弱。

注意力资源提高可以增加自我控制能力从而降低反刍，糖类可以给大脑提供能量，有利于个体充分

调动认知资源。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擅长停止反刍的人可能拥有高水平的抑制控制、注意力控制

和任务转换的执行功能。力量模型表明，执行功能是一种有限但可再生的资源［23］，加强执行控制会减

少攻击性［24，25］。急性葡萄糖对执行控制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当葡萄糖消耗殆尽时，可以提高执行

控制能力［26，27］。例如，加约（Gailliot）等人［28］发现，当参与者被要求控制他们的视觉注意力而耗尽时，

饮用葡萄糖饮料可以改善 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的表现，这是抑制控制的一种措施。另一项双盲研究发现，

在愤怒反刍前饮用葡萄糖来支持自我调节资源，可以增加抑制控制［11］。根据一般攻击模型，如果一个

人拥有足够的认知资源，深思熟虑地重新评价可以导致非攻击性行为［1］。因此，若缺乏葡萄糖可能会

为愤怒反刍所带来的损耗性后果［4］。

创伤性经历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在童年时期，受到虐待和忽视也会导致行为问题。产生人际

冲突后，经过愤怒反刍这一过程，有着童年虐待经历的儿童容易表现出延迟的攻击性行为［29］。约翰·伊

萨克森（Johan Isaksson）等人［30］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能对愤怒、攻击等负性情绪体验的

调节起重要作用。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在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时，男孩似乎有更高的攻击性行为风险，

有更多的身体语言攻击而不是社会攻击；而女孩表现出更多的愤怒和愤怒反刍。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倾向

于抑制等内化症状，男性则倾向于外化症状。这些攻击性的性别差异已初步与女性抑制和内化症状的倾

向有关，例如通过哭泣或反刍来应对愤怒刺激，而男孩和男性则倾向于外化症状，将其向外引导［31］。

2.2.2  保护性因素

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调节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维尔科夫斯基（Wilkowski）和罗宾

逊（Robinson）提出［32］，努力控制可以通过中断愤怒反刍、重新评价非敌意的情境并抑制攻击来减轻愤

怒和反应性攻击。同样，德沃尔（DeWall），芬克尔（Finkel）和丹森（Denson）认为自控失败主要与反应

性攻击有关［4］。这些观点表明，过度的反刍导致了反应性攻击而不是主动性攻击，这种关系可能是由较

差的努力控制调节的。怀特（White）和特纳（Turner）对此观点进行了研究［33］，经过对美国东南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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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359 名本科生调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主动性攻击后，愤怒反刍与反应性攻击显著负相关，并且这种

关系受到努力控制的调节。愤怒反刍也与主动性攻击有独特的联系，但不通过努力控制进行调节。

宜人性（Agreeableness）可以预测愤怒反刍。高宜人性的人会对积极的人际信息记忆深刻，从而不

太可能记住或回忆起与愤怒有关的信息。有研究发现，宜人性可以对大学生 6 个月后的愤怒反刍有负向

的预测作用。高宜人性的个体经历较少的愤怒事件［34］，这意味着他们反刍的愤怒经历更少。即使经历

了一些愤怒事件，宜人性也意味着个体对人际信息有积极的认知偏向［35］，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及

有效的消极情绪调节。例如，迈耶（Meier）等人表明［35］，当使用反社会词时，高度宜人性与减少对分

类亲社会词的反应时间有关。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宜人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预

测另一种类型的反刍（敌对反刍）［36］，并表明宜人性可能会对反刍他人的负面经历（例如愤怒事件）

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也善于调节反社会的想法［14］。正如特质一致性理论［37］所指出的，愉悦性的积极

社会功能的潜在心理机制可能是由于对他人和人际交往的积极认知偏好［35］。目前的研究似乎为人格影

响人们认知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支持［38］。

考虑后果（the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CFC）这一因素也调节了愤怒反刍对主动性攻击

的影响。考虑后果可以定义为“个体对其当前行为的潜在遥远结果的考虑程度，以及他们被这些潜在结

果影响的程度”［39］，愤怒反刍可能会导致更关注眼前积极结果（如利益）的人产生工具性动机，并对

攻击性手段更加敏感，而严重依赖长期结果的人可能无法形成攻击性的工具性动机。考虑后果有两个维

度：追求大的不确定结果倾向（CFC-F）和追求小的立即结果倾向（CFC-I）。追求即时结果可能会增

强愤怒反刍对主动性攻击的影响。而追求未来结果的人更会关注产生攻击性行为的未来代价，从而起到

阻碍作用［14］。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 437 名参与者的调查发现，愤怒反刍对主动性攻击的主要影响

可能是显著的，但效果量偏小，不过他们之间的纵向关系由 CFC-I 调节。

综上所述，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体特点、糖类、努力控制以及宜人性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3  愤怒反刍影响攻击性行为的心理机制

近几年，研究者已经开始探讨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影响的相关心理机制。石晓辉和陆桂芝［40］首

先探究了愤怒反刍影响攻击性行为的心理机制——领悟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是指受到支持的个体能

够感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尊重、理解和关心，社会网络提供的心理支持和物质资源可以有效地帮助个

体应对压力。在大学生群体中，这表明愤怒反刍与网络攻击性行为的关系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

且领悟社会支持在愤怒反刍和网络攻击性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次，在愤怒反刍与攻击性

行为的关系中，个体的敌意归因偏向也起到中介作用。敌意归因偏向是指个体在良性的环境下或社会线

索缺乏的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对他人的行为给予过度敌意判断［41］。杨如姣和夏凌翔的研究表明，敌意

归因偏向在愤怒反刍和攻击性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当个体对愤怒事件进行反复思考后会导致他对挑

衅者的模棱两可意图进行敌意性的归因，从而促发攻击性行为。

愤怒反刍影响攻击性行为的心理机制可以用一般攻击模型来解释［1］。当个体差异与情境特征相互

作用以影响一个人的认知、生理和情感状态时，很可能产生攻击性，具有高度攻击性认知、高生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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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愤怒的人往往会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敌对的归因，从而增加攻击性。敌意归因偏向是与攻击性行为相

关的认知因素，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唤起和发展与敌意和愤怒相关的图式，从而回忆与愤怒相关事件的

细节［42］。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SIP）认为，具有攻击行为的个体易出现认

知偏差，错误地理解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敌对归因［43］。因此，消极的认知偏差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愤怒

情绪体验，并反复思考过去的愤怒事件对自身造成的影响，从而使高愤怒反刍的个体在网络社交中出现

更多的攻击行为。而社会支持可以对任何人格特质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对于这种支持的体验

与感受可以缓解压力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减轻个体对事件的负面评价，从而有助于降低攻击性行为的

产生。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发展的个体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环境系统包含

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时间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个体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而家庭微系统和同伴微系统作为青少年所处的系统中两个重要子系统，会对其认知、行为、情绪等方面

的发展产生交互影响［44］。这两个系统可以为个体带来所需的社会支持，以调节他们消极的情绪和行为。

由此可见，由于敌意归因偏向增强了个体对挑衅事件的关注，领悟社会支持又缓解了个体对这类事件的

不良感受，从而引发了个体的愤怒反刍对其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二者关系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领悟社会支持和敌意归因偏向。

4  干预愤怒反刍降低攻击性行为的策略

根据多系统模型，愤怒反刍最可能发生在经常反刍导致愤怒事件的人和执行力差的人身上，即容易

愤怒反刍的人有着较差的抑制控制并且注意力脱离困难［45］。研究者发现良好的自我控制力可以预防攻

击性行为的发生［45-47］。因此，欲减少愤怒反刍从而降低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控制力。

通过干预愤怒反刍来提高自我控制力的方式主要集中在认知和情绪方面。

4.1  认知层面

正念是一种基于认知层面的训练，指导参与者以一种不评判、不反应的方式关注当前的体验［48］。

正念可以通过减少愤怒反刍来降低攻击性行为的产生［49］。首先，正念所涉及的基本注意过程，可能会

降低反刍思维的发生，并将注意力从反刍思维过程中转移［50］。其次，正念注意力的态度特质可能导致

对自己和他人的批判性思维减少，而这些批判性思维通常会引发和延续反刍。此外，对于自己的经历，

持一种非评判、接受和非反应的立场可能会减少反刍以避免潜在痛苦情感体验［51］，这反过来可能会降

低消极情感状态的强度和频率［52］，对于自身的控制力也会有较高的感知，减少引发攻击性行为的概率。

缓解信息可能会阻止愤怒反刍。缓解因素是指一些信息，这些信息的出现会在挑衅后将最初的敌对

归因转变为对个人威胁较小的归因，可能会减少攻击行为［53］。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收到挑衅借

口的被试比没有收到此类信息的被试攻击性要小得多［53］。

从愤怒反刍的现象学体验出发，优势视角中的自我距离视角可以产生低愤怒情绪［54］。自我距离是

指以第三人称的角度看待引发愤怒的事件，更关注情绪的原因，这有望实现对情绪的“冷静”、反思性

处理，其中个人可以专注于他们的体验，而不会重新激活过度的“热”负面情绪［55］。所以，如果发生

愤怒反刍，采用自我距离视角可能比其他形式的愤怒反刍更能降低愤怒和攻击性。



愤怒反刍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2022 年 1 月
第 4 卷第 1 期 ·5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401008

4.2  情绪层面

很多研究证明了情绪调节能够减少愤怒反刍和攻击性行为的倾向，例如，同情为中心的治疗使用各

种练习（如可视化和自我同情行为）来帮助临床患者培养自我善良和减少自我批评［56］。再者，仁爱（专

注于对所有众生无条件的仁慈）和同情（专注于减轻所有众生的痛苦）冥想可能对治疗愤怒和攻击问题

特别有用，因为这些做法的重点与愤怒、仇恨和嫉妒不相容［57］。

分散注意力是一种涉及外部刺激的注意力集中的情绪调节策略［4］。丹森等人研究证明［4］，分散注

意力起到减少反应性和主动性攻击的效果，因此它在研究中常作为降低愤怒体验的干预方式。

认知行为疗法对于愤怒反刍的干预也是有效的。玛莎雅（Masaya）等人发现与自由回忆和愤怒反刍

相比［58］，认知重评，即以第三人称视角思考与愤怒相关事件的积极方面，能够减少愤怒情绪的产生，

减轻愤怒进入，促进愤怒控制。从客观的角度回忆引发愤怒的事件，可以让人更灵活地重新评价事件，

更适应地调节愤怒表达。因此，认知重评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愤怒调节策略，也可降低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总而言之，通过在认知和情绪层面干预愤怒反刍，提高自我控制力，进而降低攻击性行为的产生是

行之有效的。

5  总结与展望
关于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愤怒反刍会导致攻击性行为。两者关系的研究

可以部分检验攻击的认知理论（如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一般攻击模型），能为降低个体的攻击性行为提

供有效的干预措施，也能为攻击提供一种认知上的评估手段。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尽管该领域已经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5.1  拓宽研究群体

目前研究愤怒反刍和攻击性行为的关系所针对的群体集中于大学生，而儿童和老年人较少受到关注，

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应得到检验。在特定类型的攻击性行为中也未区分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是否会产生不

同的研究结果，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将目光放到广泛的群体中进行探索。

5.2  改进测量方法

探讨愤怒反刍与攻击性行为关系的方法通常是问卷法，问卷法通常用来测量攻击性行为，这样被试容

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会有所隐瞒，从而限制对攻击性行为的测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实验

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不同的报告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研究的时间间隔上，大

多数研究常使用间隔 6 个月的数据，这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时间间隔会对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和

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59］。未来的研究应收集两次以上的数据，增加时间间隔，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

5.3  完善不同类别的愤怒反刍对不同攻击亚类之间的交互研究

以往研究多数关注的是身体攻击和间接攻击，对于愤怒反刍与其他攻击亚类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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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愤怒反刍也有不同的类别，而现在的研究较少区别探讨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因此，鉴于愤怒反刍

和攻击的复杂性，当前对于两者不同类型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尚未全面探讨，需要系统全面地研究不同愤

怒反刍与攻击亚类之间的交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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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nger Ruminati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Guo Yu Xiang Jinjing Yang Yang Cheng Zixua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Anger rumination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immersed in anger, unconsciously recalling past 
experiences of anger, thinking repeatedly about the causes of anger,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otential 
consequences, which affects the individual's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longitudinal 
prediction and anger rumination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anger ruminants were risk factors for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r rumination 
and aggression mainly include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and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At the same 
time,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also be regulated by both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effort control. Interventions against angry ruminants in 
aggressive behavior are key to improving individu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elf-control. Future studies 
could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angry 
ruminants and different attack subclasse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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